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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尽委屈的孩子

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双眼睛从天上俯瞰，可以看到山

坡之上，漫山遍野的匪徒，也可以看到距离我们不过十步远的

树丛后，矗立着无数穿着朱红色铠甲的士兵，他们在黑暗中，

静静的对峙着。

他们在不远的深林之中，竟有一处宅院，看起来像是个寺庙，

院子里修了一座高塔，那白鹿先一步到了，正在宅院里探出头

来啃树叶，见到奈何来了，就欢喜不尽的蹦了过来。

「这鹿是你养的？我还以为真的是什么神物天降呢！」

「当然是神物，一天吃掉二钱银子，能不神吗！」鼠千岁在一

边道，马上被秦柳元拉走了。

奈何摸着它的头，道：「小时我在林南捡了他，自此便带在身

边。刚才那个幻术，在烟雾成型之前，须得有什么东西吸引住

人的注意，我便唤它来了。」

「那幻术……是怎么做到？」

「是烟雾，还有……蘑菇。」他静静一笑，道：「他们吃的饺

子里面，我混入了可以致幻的蘑菇，再加上一点格鲁术，便可

以催生幻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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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早就知道我会和他们争执？」

「我早就想带你走。」

他带着我走上高塔，那鹿亦步亦趋的跟着，在顶层，可以看到

林北浩茫的高山深林，以及笼罩在晨曦中的枬城。

「羲河，你可有想去的地方？」他轻声对我说。

我望着远方，道：「我想回家。」

可我哪里有家？

「那我们去燕州。」

之前南胥的都城，被北乾占领后，改名燕州。

我想了很久，才道：「不了，我不想看到他物是人非的样

子。」

我最后看他的那一眼，是在漫天的血光之中，自此十年，我再

也没能回去过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家已经不在了。

我抬起头对他一笑，道：「去西泮城吧，你师父不还在那里

吗？」

奈何道：「也可以，只是我师父已经来了。」

「什么？他来这边做什么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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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是大将军，自然是出征。」

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就在不远一座城池之上，隐约

有浓烟和战火，奈何在我身边淡淡的说：「你养病之时，西泮

城向大秦宣战，如今，已经连攻下五座城池了。」

那再加上林北和宸冬的战场……难道又一个乱世已经来临？

我手脚冷透了，白鹿用热烘烘的嘴拱着我的手，奈何便笑了，

亲昵的抚摸着它的头，低声道：「它叫小柿子，这是羲河，是

真的羲河，小柿子，你很喜欢羲河，对不对？」

晨光下，那画面圣洁又美好，我却只觉得悚然，他究竟是谁，

在这个乱世中，又扮演什么角色？

「奈何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」

奈何低头抚摸着白鹿的头，还未作答，我就看见了这院落前

后，乌泱泱的围了一群人，他们望着我们，表情充满了一模一

样的狂热和喜悦，因为人数太多，竟显出几分恐怖来，他们跪

在地上，涕泪交横的呼喊：「弟子拜见天尊，拜见天尊。」

我震惊的看着奈何，虽然看到鼠千岁的那一刻，我隐约猜到

了，可是他还那么年轻，我不敢相信。

奈何轻轻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会说的，但是在那之前，羲河得

嫁给我。」

「为什么？我……已是不洁之身，而你，你还这么年轻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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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因为我喜欢羲河。」　　

在信徒们的兴奋的叫声和哭声中，我怔怔看着那张秀美无双的

面孔，想起了初见他的时候随口那句话。

「长成这个样子，不是佛陀，就是妖孽。」

他从袖口拿出一个小盒子，在我面前打开，那是我还给他的那

对白瓷小兔子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它们仍然在那里，光洁如新，

娇憨可爱。

「嫁给我，我带你回家。」他看着我，目光澄澈又执着。

我喜欢他，他是我久旱生命中，唯一那一点清澈的雨，只有他

一直，一直站在我身边。他为我穿鞋，为我束发，为我生死过

几个来回，自始至终他看我的眼神，都像看着一件稀世珍宝。

没有女人能拒绝那样的眼神。

但我并不爱他，好像在那年的冰窟里出来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什

么是爱了……

而且我害怕他，就像害怕一个不见底的深渊。而且不知道为什

么，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个滔天秘密，一个会让我粉身碎骨

的秘密……

所以……

我伸出手，接过了那个盒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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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，然后猛地把我抱在了怀里，用力到我的

骨头都在痛，我茫然的看着底下仍然跪拜的人群，仍然不知道

自己是对是错，随后，我察觉到，有什么东西，落在了我脖

颈。

是眼泪。

我抬起手慢慢回抱了这个少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落了泪。

秦柳元和鼠千岁负责准备婚礼，我以为会是个简陋的过场，却

没有想到，南胥的六礼一板一眼的在三日内走完，虽然仓促，

却没有丝毫的马虎。

「这是原来南朝一位老诰命的婚服，别看是旧衣，正儿八经的

天青绣锦，如今买都不买着了，按照您的尺寸改了，又加了金

珠，凑成了七十二颗」鼠千岁喜气洋洋道：「皇帝嫁女儿也就

这个气派了。」

他这话还真蒙对了，皇室公主出嫁的礼制，便是七十二颗金

珠。

我信手摸着那嫁衣，随口问道：「天青绣锦一般不是孔雀纹

吗？这怎么是凤凰？」

秦柳元在一旁彬彬有礼道：「原本是金绣云霞孔雀纹，因着旧

衣有所破损，所以改尺码的时候，让绣娘改成了梅花大凤纹。

您可有什么不喜欢？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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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没什么，只是我瞧奈何那件婚服绣的是鹓雏，而我却穿凤

凰？」

南胥婚服的纹饰一般是孔雀纹或者凤凰纹，但鹓雏是元初教的

象征，大抵因为这个，奈何穿了这样的纹路。

鼠千岁在一旁漫不经心接茬：「嗐，这事儿您就别挂心了，和

天尊商量过了，凤凰一鸣天下平，也是好兆头。」

我心里一叹。

凤凰一鸣天下平，虽然他们未明说，但是早在我当皇后的时

候，便知道元初教势力并不简单，他们不仅信徒众多，还有自

己的武装兵力，早在此前，北乾朝廷并没有将他们荡平的实

力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他们当然会分一杯羹。

「秦伯伯，我想看看婚冠。」我说。

秦柳元应了一声，便去了，他是个滴水不露的周到之人，不仅

是筹措婚礼，就连日常闲聊，也客气的找不到半点疏漏。

但鼠千岁毕竟不一样了。

「你们天尊是个方外之人，如今突然娶妻，还是我这样的人，

便没人说什么？」

鼠千岁一边忙里忙外的准备清点东西，头也不抬的说：「天尊

意思便是天道，天道如此，谁敢说什么？」



2021/8/21 知乎盐选 | 受尽委屈的孩子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398659953696129024?utm_campaign=zhihumarket&utm_mediu… 7/28

「天道……」我念叨着这个词，又道：「你们真相信他是神

仙？」

那些底层教众相信倒也无口厚非，毕竟奈何生了一张琉璃也似

的神仙面孔，又懂格鲁幻术，可是鼠千岁位居人尊，是帮他放

烟雾制造幻术的人，竟也信什么天命之说？

鼠千岁放下手中的活计，有几分讶异的看着我：「天尊当然是

神仙，你不相信？」

我笑笑，没有回答。

「咱头一回见天尊，他还是个小娃呢，骑在白鹿上，活像个小

菩萨，当时咱刚要寻死，就听见他说，你且等上三天，必有报

应，咱信他个鬼！可是那时候咱就打不过他了，你说奇怪不奇

怪……」

听他越说越远，我忍不住打断：「然后呢。」

「就等了三天，你猜结果怎么着？那狗贼死了！痛快！痛快！

哈哈哈哈！咱一辈子也没那么痛快过！」他大笑起来。

「或许就是他杀的，为了让你相信。」

鼠千岁一挥手，道：「就是天道，那狗贼怕我杀他，戒备森严

的很，另外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」他嘿嘿一笑，语气说不

出的阴森：「他得罪了北乾的一个宠妃，是北狗丹蚩亲自下令

杀了他，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」

我皱起眉，想了想，道：「那人名字，可叫横川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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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有些惊讶的看着我，道：「你怎么会知道？」

因为他得罪的那个宠妃，就是我。

当年我同又春准备去投奔小朝廷，横川便是那个侮辱她的守门

士兵，我得势之后，便让又春亲手杀了他。

丹蚩对我干政一向警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松口，

那一日他沉迷于秋芙蓉终于拿了空白的圣旨给我，我就带着又

春去找那个畜生——他当时是宫中的侍卫长，却正和一个宫女

苟合，光着身子，哭哭啼啼的跪在地上，我把刀递给又春，她

一刀砍下去，没死，又接连砍了很多刀，因为太过用力，刀刃

都卷了。

别的事尚会让我有疑虑，可这事是我亲自做的，掺不得半点

假，难道冥冥之中，真有鬼神？

鼠千岁陷入了某种畅快的回忆中，笑眯眯道：「天尊让咱信报

应，说恶人必会被天道惩戒，可是，自从北狗来了，这是什么

世道？」

他转向我，目光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然，我没说话，他便像唱

歌一样叹道：「为善的，身世飘零，作恶的，富贵安平……」

那一日我之所以能猜出鼠千岁的身份，是因为我调查过的他的

身世——在南胥时，他便是名声鹊起的贼王，但是再厉害的人

面对崩塌的国家，也只能沦为一粒尘埃，因为北乾入侵，他一

家子都死了，后来他一路连偷带跑的，把小女儿带了出来，时

逢北人屠城，他没办法，就去一位故交——就是这位横川，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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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未起的时候，横川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北乾小兵，因着没钱给

母亲看病，而在医官门口长跪痛哭，而鼠千岁当时很有些劫富

济贫的侠骨，瞧见了，便给了他钱，后来看他可怜，又帮他牵

线和南人做些生意，横川曾说，恩公大恩大德，小的没齿难

忘。

好一个没齿难忘。

鼠千岁后来去投奔了他，当时横川安排的好好地，结果半夜，

就被一把刀捅了过去，还好他矮小，没有伤及要害，使了浑身

的武功逃了出去，可女儿，没能带走，再后来，女儿的尸首被

抛出来，死前被那个畜生糟蹋了。

我的卷宗就记录到这里，而鼠千岁再次出现，已经是个暴虐成

性，杀人如麻的贼王了。看的时候我便有些疑惑，按理说，当

时横川已经是宫中的侍卫长，有人也有权，明知道这是不死不

休的仇怨，当时竟没有穷追猛打，将鼠千岁置于死地——现在

看来，不是没做，而是当时鼠千岁就被奈何所在的势力救了。

鼠千岁皱着眼睛朝我一笑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天尊是怎么回答

咱的？」

我没来得及回应，一个声音便门口

「若天道无眼，我即天道」

秦柳元带着婚冠进来了，他一直是个儒雅精明的中年人，这是

第一次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与那些信徒无二的，狂热神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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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主不信天道吗？我是信的，天道有轮回，当生灵涂炭、满

目疮痍，上天便会降下天命之人，让万物归其道，善恶有其

报，。」他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天尊，便是给予南胥人公正的那

个人，他即天道。」

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元初教所谓顺应天理教义，暗藏着是更加血

腥凶戾的东西——复仇。

替每一个升斗小民复仇。

替被践踏和伤害的南胥复仇。

鼠千岁，还有元初教的人，都是被伤害到走投无路的百姓，他

们痛到不再相信什么来生，什么因果，什么善恶终有报，复

仇，就现在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

秦柳元似乎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把冠放下，转移了话题：「咱

们婚礼操办的急，合适的婚冠难寻，这顶莲花追云冠是鼠千岁

珍藏的古物，让匠人做了修缮，不知公主可喜欢？」

鼠千岁也抹掉眼泪，在一旁笑道：「你别嫌弃，这东西不是偷

的，是咱一早给咱小闺女备下的。不是嫁人的时候，婚冠要娘

家出吗……可惜这辈子她用不上了……」

我鼻子一酸，祖父当年，是否也为我备下婚冠呢？

我没有再追问什么，只是笑笑，道：「我还怕您嫌弃我呢！毕

竟是二嫁。」

毕竟是二嫁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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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穿着凤冠霞帔，走向奈何的时候，心里便盘亘着这个想法。

我这一生，和宸冬那一段算是无媒苟合，早就成了仇敌，与丹

蚩，只能算是政敌之间的角斗。甚至皇后的册封礼，因着北乾

的礼制的不善，都未好好举行。

真正的做回新嫁娘，还真的是此刻。

奈何穿着婚服，静静的看着我笑，他比我小上许多岁，但生的

啊，真好看，我那些很遥远的小女儿梦里，如意郎君也不过是

这个样子。

面如皎月，萧肃清朗，满眼都是笑，满眼都是我。

「一拜天地，诸神共鉴，白首之盟」

如若你不负我，此生，便就是你了。

「二拜高堂，两姓之好，缔结良缘。」

我问过奈何，除了师父之外，可有在世的长辈。他总说婚礼之

后便什么都告诉我，此时，也只得向虚处行礼，希望我的亲

人，在冥冥之中，受了这一礼吧……

突然，一声巨响起，然后便是推搡和呵斥的声音，我回过头，

便看见了郑龙闯了进来，他打着赤膊，背负一根荆条，在堂下

扑通一声跪下，高喊：「主公！」

主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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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惊愕的看向奈何，他只回头看了一眼，便静静地对我说：

「羲河，只剩下最后一礼了。」

郑龙膝行爬进来，朝着奈何重重磕头：「主公，宸冬那个狗贼

偷袭林北，贺兰被擒！是臣无能，求您救救他吧！」

他磕头太过用力，额头上竟渗出了血痕，染在喜堂的地上，触

目惊心。

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心中大乱，一把拉住奈何的胳膊道：「他为什么会叫你主

公？你和林北到底是什么关系？」

堂下也被这突然事故搅乱成了一团，秦柳元在一旁急道：「天

尊，此地距林北不远，或有危险，要不要先走？」

奈何是这嘈乱中唯一清醒的人，他只看着我道：「羲河，我们

把婚礼行完。」

我难以置信道：「你让我怎么嫁给你？我连你是谁都不清

楚。」

「把礼行完，我会告诉你。」

「一个虚礼而已！有那么重要吗！」

「比什么都重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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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俩对峙的时候，郑龙又道：「贺兰吩咐你什么！快点

啊！」

我才看到，又春也来了。

她捧着一个东西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像水捞出来的一样，浑身是

汗，满眼是泪水，哽咽到整个人痉挛的地步，我们相伴了十

年，从未见她这个样子。

「又春」我犹豫着看着她：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」

冥冥之中，我只觉得一个巨大的、深不见底的秘密即将在我眼

前被扯开，我甚至有些害怕。

所有人的目光中，又春低着头，仿佛有千钧之重，她举起手中

的东西，颤声道：「我来给公主送婚冠。祝公主……新婚喜

乐。」

她手中的包裹被打开，一时间，屋里一下子静了。

黄昏的光芒映照着在那顶精美绝伦的婚冠上，九只凤凰穿梭于

牡丹之中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，所有人都被这稀世珍宝震惊

到说不出话来。

我也如此，因为，那是知秋的婚冠，是当年她与哥哥成婚之

际，贺兰家倾尽全族之力打造的婚冠，其形，其美，冠绝古

今，这婚冠居然还在？而贺兰让她送过来，是要干什么？

我刚想走过去，就听见身侧的奈何重复着说：「羲河，就剩下

最后一礼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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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这才发现，他在眼圈已经红了，就像是个受尽委屈的孩子，

仍然抬着头，强撑着笑。

我心中一痛，停下了脚步，对又春道：「我的婚冠已经有了，

你若其他的话同我说，等婚礼结束后吧。」

「夫妻对拜，嘉礼初成。既为夫妻，共喜同愁，百年为伴，黄

泉为友」

我和奈何面对面深深拜下去。

婚礼亦是盟约，最后是两杯掺了血的酒，我仰起头喝掉，等我

放下的时候，奈何还未喝完，一滴眼泪正顺着他的脸颊缓缓流

下来。

礼成。

众人乱纷纷的围上来，询问着接下来怎么做，而奈何只是怔怔

的看着我，然后，无声的说：

「羲河，对不起。」

谁也不敢相信，新婚的那天，他用仅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声

音，对我说的是：

「羲河，对不起」

我正想上前说话，一箭就射过来。

那是北乾的羽矢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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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离林北不远，林北既然被偷袭，这里也并不安全，鼠千岁

立刻挡在奈何身前，急道：「天尊，这里不安全！快走！」

「不能走，我们离开后，附近的信徒必遭屠杀。」

奈何道：「秦伯伯，带羲河去玲珑塔，所有元初教的人在塔下

戒备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郑龙，你随我来。」

奈何上马之前，握了一下我的手，道：「你等我回来。」

我知这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点点头道：「你万事小心。」

他是一个静美若月光一样的少年，可是披上铠甲后，亦有了王

者气度，他策马而去。

我和秦柳元上了高塔，遥望到了林北，那竟然已经被北乾士兵

所包围，林北攻打枬城落败，两军在距枬城五十里外对峙着，

而郑龙和贺兰撤回林北深山之中修整，林北之所以能在距离北

乾首都如此之近的地方存活多年，就是因为北乾最强悍的是骑

兵，根本不擅长在山地深林作战，可谁也想到，宸冬居然派了

一队兵，潜入林北的大本营，然后在黄昏时突然发起攻击，林

北多是老弱伤兵，郑龙一时不查，竟然被端了老巢，而他跑到

这里求救，北乾士兵便一路追杀到这里。

郑龙的作战能力我是知道的，能让他如此狼狈的人……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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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夫人，您看这里。」

秦柳元递上了一个西洋瞭望镜，我看到在风中猎猎舞动的黑色

大旗之下，是宸冬手下的第一大将，站他身后是黑压压的军

队，仿佛一只蠢蠢欲动的巨兽。

奈何一身红衣，在黄昏的天光下，恍若琉璃净火，他身后所站

着的是郑龙所带着的那些残兵败将，与北军对峙着。

秦柳元不断放着烟，像是在传递什么消息。

我凝视着远方，问：「我们能赢吗？」

两军开始交战，那是宸冬手下的精锐，以一敌十的铁军，几乎

未有败绩。

「天尊没有让夫人走，那必是能赢的。」秦柳元恭敬的说：

「天尊一向把夫人看得比命还重。」

「一向？」我重复一下这个词，又道：「在他来北乾使臣之

前，是不是就认得我？」

「这是天尊和夫人之事，属下不知。」他仍旧是滴水不露。

「那么好，我就问问有关于你的事情，」

我道：「你谈吐不俗，不像是普通人，为什么会加入元初

教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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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柳元苦笑了一声，道：「夫人说笑了，属下……遇到天尊之

前，连人都算不上，夫人可看过傀儡戏？我就像那傀儡，牵丝

游动，全赖背后的那只手，而天尊就是为属下剪线之人，属下

不是追随天尊，而是追随本心。」

混战开始，天色已暗，只能隐约看见奈何他们不断退后，就像

天边那抹即将被黑暗吞噬的，朱红色的夕阳。

「你追随他的时候，他还很小吧，他背后应该有另外的势力支

持，是贺兰吗？」

郑龙是林北匪王，却自封将军，我早就猜出他们应另有一位

王，本怀疑是贺兰本人，却没想到是奈何。若这一切背后都是

贺兰局。却也说得通了，贺兰一面在林北建立兵权，一面暗中

发展元初教，控制民心，为复国大业做准备。

只是，他为什么选了奈何为主？

没想到秦柳元却否定，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倨傲：

「贺兰知言是个人物，但是想让元初教七十二门臣服尚不够

看。元初教和林北诸匪，除了都认天尊为主之外毫无关系。」

这时候，已经能隐隐听见喧嚣声，我看到奈何的兵力一路败

退，他身上染了血，不知是别人的，还是他自己的，而北乾的

士兵如同黑色的潮水，正朝这边涌过来。

「夫人不必担心，元初教七十二门的精锐都在塔下，哪怕玉石

俱焚，也不会让夫人伤到分毫。」秦柳元轻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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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还是让他们去救奈何吧，那是北军大将，那些残兵斗不过

的。」

「请相夫人信天尊。」

天已经完全暗下来，交战士兵再也看不清，只能隐约听见兵戈

之声，我只能叹道：「这样的新婚之夜，当真荒唐，怪不得贺

兰说我是不祥之人……」

「夫人慎言。」秦柳元突然正色道：「天尊断断听不得这话，

他礼佛多年，属下唯一一次见到他失态，就是因为那人妄议夫

人是祸国妖妃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

「天尊亲手杀了他。」

我一愣，这时，风送来了混乱的北语，那是尖叫呼救的声音，

我探出身望去。

隐约可见，北乾的士兵被引到了一处山谷之中，奈何他们却不

知所踪，山谷里有无数荒草枯木，而此时，无数带火的箭矢从

山坡上射下来，一时之间，北乾士兵哀嚎遍野。

烈烈火光映亮了黑夜，我看到了奈何，他站在山坡之上俯视着

他们，他身后，整齐的列着身着红色铠甲的弓箭手。

红色铠甲……是南胥士兵的标志，这里怎么会南胥士兵？难道

是西边小朝廷的人？可是，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听奈何的号令，

因为何素龙吗？不，何素龙尚在百里之外，不可能赶得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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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士兵为奈何递上了一把弓箭，离得那么远，我根本看不清

奈何的神色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冷漠的神情清晰地出现在

我脑海里，他戴上扳指，勾起弓箭。

箭如流星，直接没入那北乾大将的心口。

大将已死，北乾士兵顿时大乱，山坡上的欢呼声震耳欲聋。

「怎么会，怎么会……这里为什么会有小朝廷的士兵？」我喃

喃道。

「他们早就潜伏在这里，等待着绞杀偷袭的士兵，这就是为什

么天尊会把所有人留下来保护您，因为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兵

力。」

秦柳元露出一个冷淡的笑容，黑暗中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

见他隐约的轮廓，我突然发现，他生的很眼熟，眉毛有些往

下，不笑的时候，略有些愁苦。

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从心头升起，我只觉得头顶的苍穹，化作

了一盘巨大的棋局，持棋之人，一面狼首，一面佛陀。

「夫人！天尊回来了！我让他们温着的宵夜也该好了，快些下

去吧。」

「夫人？你怎么了？」

我退后一步，颤抖道：「鼠千岁是人尊，奈何是天尊，那么你

是元初教的帝尊，为什么是帝尊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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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柳元慢慢放下手：「啊……」

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，能让一个宗教迅速发展的，不是强悍的兵

力，而是富可敌国的财帛。这林北诸匪无力做到，可是偏安一

隅却繁荣小朝廷能做到。

奈何一直跟我在一起，能够带这么多士兵来找他的，只能是，

小朝廷的王。

我看着他，小声叫：「堂兄？」

秦柳元抿了抿嘴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只能应道：「并非属

下有意隐瞒，原本是等天尊告诉公主，啊不，告诉夫人的。」

我茫然道：「林北诸匪认他为主，元初教尊他为天尊，我尚

且，尚且可说，只是个巧合，可是你是南胥的王，你对他称自

称属下，倾国之力助他，他到底是谁？」

我的目光绕过秦柳元，奈何已经走上来，静静的看着我。他仍

穿着那身婚服，红衣潋滟，美得近乎妖异。

许多零碎的画面，在我脑海里聚集成了巨大而骇然的真相

「那一日，你约葛老儿见面，他为什么会去……」

「贺兰家世代忠臣，宁死不侍二主，他尊你为主，他尊你为

主……」

「那么小的年龄却那么多能人异士臣服，因为你从小就……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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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颤抖的抬起手，他来之前，大概匆忙的清洗过了，把一头一

脸的血水擦拭掉了，可是大概，还没来得及伪装什么。

我碰到他的额头，那里有一颗红痣，人说山河太子，额带红

痣，天生吉兆。

我喃喃道：「贺兰那么想我死，却托又春送来婚冠，那不是，

不是贺礼，贺兰真正想说的话是……」

奈何身后是漫天繁星的苍穹，他看着我，目光没有一丝一毫的

软弱，然后他抬起手，擦掉了我的眼泪。

「我是贺兰知秋的孩子，我的母亲厌恶我，我的父亲憎恨我，

我的姑姑，曾给我取名夏挽。」

我以为我会立刻昏过去，但我没有，我只觉得我灵魂在一瞬间

抽离，千头万绪的疑问一起涌上来，反而整个人木在那里。

奈何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下塔中。

所有人都在欢庆着胜利，成千上万的火把将这凯旋之夜映如白

昼，秦柳元正指挥着几个小兵将一面旗帜高高挂起，玄色为

底，盘旋着鹓雏的图案，上书【夏】。

我呆呆看着那面旗，整个人是空白而茫然的，只是条件反射的

想到，哦，旗挂起来了，这意味着他们与大秦正式宣战，可

是，为什么不用南胥的军旗呢？我这么想，不由自主的喃喃问

出来。

「因为主公他，不肯认自己是南胥正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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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千岁手底下，大概有不少奇人，他们将贺兰知言毫发无损的

救了回来，他被又春扶着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伤痕累累，我们

目光相撞，又同时不由自主的躲开了对方。

「臣本来，是要带人阻止婚礼的。」他喃喃的道：「可是半路

上被北狗偷袭，只差一步，只差一步……」

然后他颤巍巍的跪了下来，又春想扶他，被他凶狠甩开了。

「那一日，若臣真的杀了公主，会立刻自刎向天家谢罪……也

总好过此刻。」

欢呼声、喧闹声渐渐地停息了，我面前黑压压的人群第次跪了

下来，奈何握紧了我的手，我却只死死的盯着眼前的贺兰知

言。

「他与你成了婚，便永远，永远不再是南胥太子了，要么他就

得承认他是个罔顾人伦的畜生，要么，他就得将他的血脉公之

于众……公主啊，臣谋划了十年，可是南胥，再也回不来

了……」

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朝拜着：「尊天之道！以序乾坤！」

除了贺兰知言颓然的跪在那里，其他的人眼神真亮啊，自从南

胥覆灭，我所见到的眼睛，都是颓然的、警惕的、受伤的，可

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盏烈烈燃烧的火炬，他们是真的相信我

身边的奈何，是天命之子，是即将带领他们涤清寰宇的神。



2021/8/21 知乎盐选 | 受尽委屈的孩子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398659953696129024?utm_campaign=zhihumarket&utm_mediu… 23/28

有人奉上酒，奈何和我一人一杯，他向人群举起酒杯：「秦原

我夷族，窃踞中原，荼毒生灵，皇天震怒，命吾奉天倡义，以

济苍生，雪耻复仇，岂待异时，千秋功德，争在顷刻。今布告

天下，咸使闻之。」

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，我跟着奈何茫然的饮下那杯酒，每个人

都在唤我夫人，恭维我亦是天命之人，喧嚣太过，我什么都听

不到，只有觉得想吐。

直到奈何拉着我的手，回到了卧房，庆功宴结束了，整个营地

慢慢地，安静下来，我木木的看着燃烧着的红烛，想起一件微

不足道的事情，这原本，是我新婚之夜。

奈何拿了一碗红枣和莲子喂我，他又是一个安静温柔的少年

了，轻声哄我道：「羲河，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我还加了糖，很

好吃的。」

我偏过头：「我吃不下去，总想吐。」

「多少吃点，你身子才好，会饿坏的，来，不热了。」

他将粥吹凉了，然后喂给我，我在林北养病那一个月，他总是

这样，温柔得好像没有一点脾气，可是那时候我忽略了，凡是

他想做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，小到一口粥，大到……

热粥让我神智终于恢复了些许清明，我沙哑道：「你把上衣脱

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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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迟疑了一下，解开衣领，露出白润如玉的上身，他的身体并

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柔弱，反而带着习武之人特有的矫健，而

他胸口，有一道狰狞的刀疤，触目惊心。

「是不是很疼？」

「是。」

我的眼睛慢慢地，蓄满了眼泪，我抬起手抚摸他的脸，他很小

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他什么时候能长大，陪我一起放风筝，到

宫外玩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我的夏挽长大是这个样子，眉毛

是这个样子，眼睛是这个样子……

「你去哪了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也……不要姑姑了吗？」我

低声道。

「我以为我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，他会放过你。可是……我醒

过来的时候，才知道，他处死了你，他怎么敢？」

他凝视着我，眼睛里全是泪光，声音却恨意昭然：「这十年

来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，那个冰窟那么冷，羲河该有多绝望？

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我竟以为，示弱就

能换来安全……」

我闭上眼睛，眼泪仓皇的掉下来他什么都没做错，送死的是

我。

「北国的尸首，都是要扔给格鲁处理的，只是他们忘了，葛老

儿是我的师父，据他说，我的心脏长偏了一些，当时还剩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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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气，他便用格鲁术救了我，他说我是格鲁术的传人，不该这

么轻易死去，随后，何素龙将军和贺兰大人赶过来为我收尸，

葛老儿便把我交给了他们。」

他扯了帕子，轻柔的为我擦去眼泪，道：「你知道的，我对这

所谓江山社稷，本没有什么执念，可是我得杀了他，我知道冤

冤相报何时了，可是，我得杀了他。所以我先和贺兰一同建立

了林北据点的雏形，然后便随着何素龙一同去了西泮城的小朝

廷，秦伯伯是个落魄的贵族子弟，志本不在朝堂，被无能之辈

挟持着当了皇帝，他们对他不好，是我们救了他。随后，秦伯

伯和鼠千岁帮着我，一步一步建立了元初教。」

那些大秦的卷宗在我脑海里掠过，他说的轻松，但我知道，这

每一步，都是九死一生。我竟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些。我竟让他

一个人……

「对不起。」他说：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什

么都不会去做，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爬到你身边，

陪着你。」

他伸手抱住我，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我的脖颈：「对不起羲

河，你那么苦的时候，我没有陪着你。」

我把头埋在他的颈窝，拼命摇头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只有我，

我对你不起。「一切都好了，以后，姑姑和你再也不分开

了。」

我们就这么拥抱着，直到他轻轻推开了我，然后温柔的吻住我

的唇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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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哭得太过厉害，就像是十年间的泪水都流个干净，最后只觉

得神志恍惚，满世界都是一种朦胧的红色，像是梦境，我慢慢

被他放在床上，我怔怔的看着他，他俯身温柔的含吮着我的嘴

唇，一次又一次，力道越来越重，最后几乎是一种将我吞噬的

暴虐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，恍惚中，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暴雨将至的宴席，

露台之上，我们也是这样亲吻，他的手指穿过我的手指，交

错，然后交缠。

「奈何——」

「是夏挽。」

我的神智终于回来了些许，我想挣扎，可是哭得实在太厉害，

浑身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不能这样……

他终于离开我，那张玉白的面孔，越发美到了妖异的地步。

「我们不会再分开了，但不是姑姑，是羲河。」

他再次俯下身吻我，我侧过头，他的吻就落在了我的脖颈上，

湿濡而细密的亲吻中，我怔怔的看着他解开我胸口的扣子，那

是天青色的面料上，有一只振翅的凤凰。

那是我的婚服，这是我的新婚夜，我心中茫然的想到，可有什

么东西是不对的。

「今夜之后，羲河与夏挽，再也不分开了。」他在我耳侧，仿

若蛊惑般的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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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外套从床边滑落了下去，他俯身按住我的手，与我接吻，

然后轻柔细密的一路吻下去，不是什么沸腾的情欲，而是如同

置身于温水中，既敏感，又酥软，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意乱情

迷。

但很快，仿佛一只恶兽从大雾中突然显露出了巨大的身坯，我

突然间从茫然的意识中反应过来，我们是在做什么。

「夏挽？我们不能这样，夏挽！」

他的外衣在刚才的纠缠中已经半褪，露出凝脂一样的胸膛，他

一言不发的看着我，然后伸手扯掉了我身上最后一件衣服，我

们就这样亲密无间的贴在一起，他用一种几乎要把我吞噬的力

道亲吻我，另一只手顺我的小腹而下…

已经这样了，羲河，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。

可是他是夏挽，他叫我姑姑。

剧烈的罪恶感让我浑身颤抖起来，我的腰剧烈的拱起，想摆脱

什么，可是反而像是迎合，他开始一下一下的厮磨，我终于颤

抖着找回自己的声音：「你听我说……」

话一出口，一股腥甜冲上了喉咙，我趴在床边大口大口的呕吐

起来。

「姑姑，你别吓我……」

他过来想扶我，被我一把推开：「你别过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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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他的那只手摆在眼前，我才发现，我吐的是血，顺着手腕蜿

蜒流下，狰狞刺目。

「好，我不过来，喝点水，好不好？」

我裹着被子，全身都在发抖，锈住了好久的脑子，才突然觉察

出了这一切的荒唐，我成了婚，和一个叫我姑姑的孩子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的声音抖的不像话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
